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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越剧人生
王文娟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 ! ! ! ! ! ! ! ! !"上海到了# 上海到了

母亲立刻着手替我准备行装，她卖掉了
自己的嫁妆蜡瓶（注：一种锡器!以前女子嫁

妆必备物之一），用换来的钱给我做了几件
新衣服。两套单衣，一套白底粉红小花，一套
青莲色底黄色小花；两套夹袄，一套彩色小
格子，一套咖啡色，四周滚了边；还有一套棉
衣。母亲把我要穿的和新做的衣服放在表姐
送给她的小皮箱里，另拿一只小藤篮放零星
用品，皮箱内还放进了两块零用钱。这里面
寄托了母亲对女儿的牵挂、祝福和希望，一
切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
离家的那一天，母亲先请族里一位远房

叔叔把我送到后山镇的外婆家，当时与我表
姐合作的姚水娟也是后山镇人，她的嫂子正
好要去上海看望她，可以顺便把我带到上海。

终于到了真要分离的那一刻，看着弟妹
拉着我的衣角，一步步地紧跟着，心里真如
刀绞一般。我步履迟缓，泪眼模糊，走两步就
忍不住回头看看。来到离村不到一里的高坡
上，回首眺望，看见母亲站在家门口挥手送
我，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似乎在那里哇哇大
哭，想到父母和自幼生长的故乡一时很难再
见，我不禁停步不前，泪如泉涌。我第一次尝
到了骨肉分离的滋味，走完这十五里路，眼
泪也流了一路。这个场面每次想来都觉得心
酸不已。

到了外婆家，我已经如泥塑木雕一般，
也不说话，呆呆地坐在一边发愣。第二天一
早，我跟着姚水娟的嫂嫂坐船去上海。为了
省钱，我们没有买卧铺票，晚上只能挤在船
头坐着，困了就互相靠着打个盹，我一个晚
上都没有合眼。快天明的时候，船停靠在宁
波码头，只见岸上明晃晃一片灯海，空气里
弥漫着一股咸鱼的气息。我很害怕，心想这
是什么地方？是到了上海吗？机械地迈步跟
着大人去岸上吃了碗面，回船继续行程。

一路上我始终呆坐着，心情矛盾。上海
当时在我心目中有着太多的未知，身处不可

捉摸的异乡客地，将会见到哪些
人？面对哪些事？真是越想越畏
怯。在那一刻，我真希望上海是
个永远也走不到的地方。

!"#$年 $月的一个下午，我
们乘坐的船停靠在上海十六铺
码头，周围一片人声鼎沸：“上海

到了% 上海到了！”我匆忙拿了行李跟在姚水
娟嫂嫂的身后。站在人头攒动的码头上，心
里依然有一丝恍惚：这就是上海么？

出了码头，姚家嫂嫂叫了一辆黄包车：
“去天津路香粉弄！”人力车奔走在大上海最
繁华的街道“大马路”（即现在的南京路）上。
四周商肆林立，车水马龙，一切都是那么新
鲜，我却无心观赏，想着即将面临的陌生环
境，忐忑不安。没多久，黄包车在一幢叫做煤
业大楼的建筑前停了下来，天香大戏院到了。
天香大戏院位于上海饭店东首的煤业大

楼底层，门外墙上贴着一些大红海报，纸上写
着许多名字，我一眼便看见最大的两个正是
姚水娟和我的表姐竺素娥。当时表姐所在的
越吟舞台除了她和姚水娟领衔外，还有商芳
臣、邢竹琴、毛佩卿等名角，可谓阵容强大。

天香大戏院其实不大，大约四百多个座
位，设施也很简单。舞台后面左侧是更衣室，
右边搭出一个棚作为演员的化妆间。当时日
戏刚散场，后台人来人往，只见化妆间门口
竹椅上斜靠着一位身穿淡绿色丝绸晨衣的
年轻女子，脸上还带着妆，看见我们，她起身
叫了一声：“阿嫂！”原来她就是大名鼎鼎的
姚水娟。见她疑惑地望着我，姚家嫂嫂忙介
绍说：“这是全芬的表妹。”姚水娟回身对里
面的房间叫道：“全芬，侬表妹来了！”只听表
姐应了一声，穿着深蓝色的丝绸晨衣走了出
来，笑着招呼我：“彩娟，侬来啦。”
表姐安排我们先休息吃饭，演员们刚吃

过，锅里的饭还是热的，下饭的菜只有黄豆芽
烧咸菜，经过一路颠簸劳顿，我又累又饿，在
上海的第一顿饭吃得很香。一会儿，演员们改
妆准备上夜戏了，化妆间本来就不大，大家都
在各自忙碌，唯有我一人手足无措，总觉得站
在东面也不对，站在西边也碍事，整个房间似
乎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幸亏表姐唤我过去，我
站在她的身后看演员化妆。花旦们头上漂亮
的珠花让我看得两眼发亮，心中暗想：“这里
到底和家乡的草台班子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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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在最危险关头营救了我

感觉后面没有了动静，我以为已经将他
甩掉了，可当我再次转过头时，却看见那个男
子身体虽然十分笨重，然而双脚却跑得比兔
子还快。他离我已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米、$米、'米……
天哪，我像一只黑夜中被狼群追逐的小

羊羔，惊慌失措、孤独无助。我做好了
最坏的打算，那就是被他绑架。可是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都会坚持到最
后。只要拼命地跑到马路边，上了出
租车，我就有逃生的可能。我继续拼
命地奔跑着……

当几乎昏厥过去的我终于从狭
小的巷子中跑到马路上时，我没有看
到出租车，却看见那个壮汉向我扑
来，我甚至已经看见他那往外凸出的
眼珠子在夜色下闪烁着的凶光，看到
他伸向我的粗壮胳膊……
我就地倒下打了个滚。他趔趄着

扑了个空。只见他“呼哧、呼哧”地喘
着粗气，恼羞成怒的他，虎视眈眈地盯
着地上的我，再次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向我伸出了爪子般的十指。我惊恐万
状地看着他，等待着噩运的到来……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辆出租车在
我面前戛然而止，随着一声急刹车时发出的
尖叫，一双有力的大手伸出来(拦腰将我抱进
了车中，紧接着车子快速奔驰而去……“扑
通”一声，差点被出租车撞倒在地的那个魔鬼
般追踪我的凸眼男人，倒在了地上。

又是那双温暖有力的大手握住了我，让
颤抖的我平静下来。我得救了，又是他，刘声
涛，在最危险关头，营救了我。看到他眼中流
露着的柔和目光，我没有了恐惧，也没有了慌
乱；有的只是一丝淡淡的甜蜜和喜悦……
“发生什么了，语琳？这么危险。”刘声涛

急切地问道。我将刚才的经过和偷听到的重
要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听完整个过程，他严肃
地对我说道：“嘱咐过你的话，我一走，你当耳
边风了吧？瞧你刚才多危险。以后不可这么冒
险了。”我对他点了点头，他的脸色变柔和了，
眼睛里流露一丝亮光。“从你打探到的情况分
析，从前我们的判断有误，看来这一男一女不
是一伙的，黑衣女子可能是来自金三角的卖
货人，而白衣男子却应该就是本地的买货人。

你得到的最重要的情报是，明天下午他们接
头的时间地点。就是说，六点他们可能在野味
饭店交货。语琳，干得不错。)

我并非是那种一被表扬就心花怒放的人，
但能得到刘声涛的赞扬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那
一刻，我的心竟然荡起了一阵小小的涟漪。
刘声涛接着说道：“我跟踪的那个家伙不
太好对付。一会儿像兔子似的奔跑，
一会儿又突然停下来掉头向我跟踪
的方向走来。一会儿又像猫似的躲藏
起来跟我兜圈子。我跟了他三四公
里，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进了一个大
杂院住宅区，可以确定那里应该就是
他的居所。”
第二天下午，刘声涛从队里抽调

了 '名队员，加上我、小王一共 $个
人，早早便埋伏在山顶上野味饭店的
森林中。因为考虑到我在黑衣女子面
前露面太多的不安全因素，刘声涛决
定执行抓捕时不让我参与。为了不让
前来接头的男女看见我们的警车，刘
声涛让我将车子开到森林中。抓捕结
束之后，让我马上开车赶去接应他
们。我刚将警车开进野味饭店侧面的
森林中隐藏好，便听见远处传来盘山
路上汽车奔跑的声音。

透过浓密的森林，我看见一辆奔驰越野
车正向山顶盘旋而上。通过望远镜我看到驾
驶车子的是那个眉清目秀、戴着一副宽边墨
镜的男子。他一脸春风得意的样子，一边开着
车嘴里还一边哼着歌。
就是他：白衣男人，再怎样改头换面，只要

一眼，我就能锁定他。几分钟后，山上又驶来了
一辆丰田越野车。开车的是那个跟踪我的凸眼
男子，旁边坐着幽灵般的黑衣女人。他俩一路
上有说有笑。我立马将这些情况用手机向刘声
涛报告。在预计的时间里，我接到刘声涛的电
话：“抓捕任务完成得很顺利。人赃俱获，缴获
了 '&公斤毒品和 *&&多万毒资。你赶快将车
开过来。”又打了一个漂亮的战役。
我立马将警车从浓密的森林驶出，飞快

地开到了野味饭店门口。当我出现在黑衣女
子和那个追踪我的凸眼男保镖面前的时候，
凸眼男人气急败坏地用手指着我对黑衣女人
说道：“昨晚上就是这个魔鬼女人跟踪你，梅
姐，我对不起你，让她从我眼皮底下跑了。”


